
禪河定水 
文／星雲大師

禪河隨浪淨，定水逐波清，

澄神生覺性，息慮滅迷情。

� ──梁‧傅大士

這是南朝梁代傅大士的偈語。傅大士

對參禪悟道很有心得，與寶誌禪師齊名

，人稱「梁代二大士」。

「禪河隨浪淨，定水逐波清」，我們

的心如河水，經常隨風浪鼓動、翻騰不

已，看不清河底的種種面貌。如果有了

禪，讓心靜定下來，就能照見自己的本

來面目。

禪是什麼？禪是佛祖的嗎？不是，佛

祖是我們大家的，禪也是大家的。那麼

，禪是一個道理嗎？不是，禪不是一個

道理，禪是我們每個人的心，是人生的

放曠、生活的幽默，是一種直覺、一片

定慧。禪裡面無所不包、周遍含容，是

每個人內心的寶藏。

那麼，悟又是什麼？所謂參禪，最終

是要悟道，明心見性、認識自己。就如

照鏡子，鏡子裡映照出來的只是假相，

並非真實，經過參禪悟道的過程，才能

真正明白世間一切。

禪定的水可使鼓動的波浪回歸澄靜，

一個人若能時時將心安住在禪悅法喜裡

，那就是禪者的生活了。

「澄神生覺性，息慮滅迷情」，當心

沉靜下來，正覺本性現前，心慢慢明白

起來，「我知道了！」「我懂了！」到

了那個時候，種種分別罣礙、疑慮漸次

止息，迷執妄情也會隨之滅除。

當一個人有了禪定的修養，心就能恆

常保持寧靜，不會因為別人的一句話、

一件事而起伏妄動，也不會輕易受到外

境的影響。所以，一個內心平靜的人，

面對人事，不管恩也好、怨也好、善也

好、惡也好，都能如如不動，這就是靜

心的功夫了！

文／妞吉

以筆行善

  語言文字是思想形諸於外的表現，

也是傳播溝通的工具，對人類影響很大，所

以古人說要慎言，唯恐招禍自殃，下筆更須

謹慎斟酌，不能隨便胡謅，遺害世人。

聽過一個故事。閻王有天審判人犯，判一

名記者終生在地獄受苦，另一名惡人受苦五

十年後投胎為人。記者不服，認為惡人在世

殺人放火、貪汙舞弊，罪業比他還深重，自

己只是寫寫文章，何以刑罰如此重？閻王說

：「你寫的文章錯誤不實、惑亂世道，對人

心造成的傷害還在持續，必須等你所寫的文

字完全消失，罪業才會消滅，到時你才能超

生。」

這個故事對我們是很好的警惕。

身處言論自由的現代，很多人想說什麼就

說什麼，只憑一時高興，在網路上任意謾罵

誣衊。

有的新聞或文字工作者不經查證，捕風捉

影，做不實的報導，甚至聳動挑撥，導致人

心不安，引發社會亂象，都是不知因果的可

怕。

網路盛行，文字的傳播更是無遠弗屆，不

要以為話說過就算了，也不要逞筆下之能隨

便造謠，因果業力是不會消失的。

一名文字記者曾說：「記者手上的筆可以

幫助人，也可以殺人，端看拿筆的人抱持的

心態。」

我們應該好好運用語言文字的影響力，做

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還要寫好的文章、

報導好人好事，一起營造社會善良的風氣，

為自己也為後代子孫培德植福。

圖／心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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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入禪門，必須先提起疑情，然後用心去參
。疑情不破，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毫釐
失念，一切果就不是那麼一回事。故先提起
疑情，再破疑情，就能徹悟禪的真諦了。

【另類財富】

無量光壽 越時空
光照大千─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特展

【記者郭書宏高雄報導】「光照大千─絲綢之路的佛教

藝術特展」日前在台灣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本館盛大開

幕。這次絲路特展結合大陸十六家博物館，展出七十一件

組選自陝、甘、新三省的佛教古文物，其中更有十九件國

家一級出土珍品，讓台灣民眾不必遠赴西域，就能近距離

觀賞為全世界所矚目的藝術寶藏。

歷時五年、由大陸中華文物交流協會與佛光山文教基金

會共同規畫的「光照大千」特展，由大慈育幼院的西藏舞

、南屏敦煌舞團的曼妙飛天舞姿揭開序幕。佛光山開山星

雲大師親臨主持開幕茶會，同時大陸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主

任王軍特別率領學者專家來台，包括：甘肅省博物館館長

俄軍、法門寺博物館館長姜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館長侯世新、新疆博物館協會監事會主席盛春壽等人；而

台灣的博物館代表則有歷史博物館館長張譽騰、台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館長張善楠。

「佛教絲路藝術是中華文化的璀璨之處，透過『光照大

千』展期，讓民眾深刻體會佛教與中國歷史一脈相傳。」

王軍代表主辦單位致辭時表示，「光照大千」特展是中

國文物交流中心與佛光山合作第二個以佛教為主題的展覽

，相較去年的「千年重光」展，這次展品數量更多、範圍

更廣，尤其展件以時間與空間為線索，講述了佛教西來東

漸的歷史進程，尤其在佛教聖地佛館展示絲路沿途佛教信

仰者留下的寶藏，具有非凡的時代意義。

會中各界貴賓雲集，其中英國文化協會台北辦公室處長

艾莉珊表示，絲路在中國向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串聯

了東、西文化與貿易交流外，更讓佛教得以傳播到中國，

於是成就了今日的這次千載難逢的特展；史博館館長張譽

騰則指出，佛館整合十六個收藏館所，可說是博物館界一

項「不可能的任務」，但佛光山卻憑藉著弘揚佛教的使命

感，以及對兩岸文化交流的熱忱達成，想必來館朝聖觀賞

者，都能蒙受法益與法喜。

這次的絲路佛教藝術特展取名「光照大千」，星雲大師

開示時特別說明了展名的深意。大師說，「光照大千」意

指佛光普照，如同「阿彌陀佛」代表的「無量光、無量壽

」。無量光就是光明普遍一切空間，超越空間不受空間的

限制；無量壽就是無限的時間，超越時間不受時間的限制

，「這次展品遠溯及漢朝，從絲路輾轉來台，不正也跨越

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嗎？其實，阿彌陀佛就在人間、就在佛

館的『光照大千』展啊！」

星雲大師說，這次「光照大千」在佛館展出，台灣民眾

不必遠赴敦煌，就可以看到偉大的文物與中國佛教史點滴

，同時，對兩岸歷史、文化、藝術交流來說，又往前跨出

了一大步，「此展不僅是場美的饗宴，希望大眾能進一步

深入中華文化，求真、求善、求美，讓自己的生命更昇華

淨化，見聞者皆能增福又增慧！」

「光照大千─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特展」即日起至十二

月八日在佛館本館二樓展出；二○一四年一至三月則在台

灣台東史前博物館展出。

由大陸中華文物交流協會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共同規畫的「光照大千」特

展，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親臨主持開幕茶會（上圖中），並由優人神鼓的少

年團表演揭開序幕（右圖）。�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文／趙曉寧

婆家娘家一家親
【寧聽人間】

都說台南小吃有名，到當地去玩，當然免不了品嘗

一下在地美食。一吃之下卻發現，怎麼每樣東西都有

甜味，似乎不管甜鹹，只要是食物，多少都放點糖。

這種「樣樣都甜」的味道，讓跟我同行的北部朋友

直覺「好不習慣」，更別說是來自大陸北方的朋友了

。聊著彼此的口味，也讓我想起，別說放糖了，即便

是鹹一點、淡一點，也是每個人各自不同啊。

像我娘家的口味比較偏鹹，婆婆的菜卻比較淡。做

月子時，我的餐食是由主中饋的婆婆負責。婆婆做菜

的技術可比我媽強太多了 ，但口味向來比較淡的她，

月子餐又刻意少放些鹽，可把我整慘了。

每天，吃著婆婆為我準備進補的家鄉紅糟雞，我總

覺得淡然無味，必須再三勉強才能入口，各種青菜也

差不多。唯一好吃的，只有一道味道甜甜的麻油荷包

蛋。

可是，漸漸地我卻逐步習慣了婆婆的口味，也對那

些以往少有機會嘗到的福州美食上了癮；一條黃魚，

婆婆可以有五、六種不同的做法，她做的蝦球也絕不

輸給館子；紅糟雞，更成了我的最愛。

糟糕的是，吃慣了婆婆做的佳餚，回娘家反而吃不

慣了。

「媽，妳的菜太鹹了。」是我常說的一句評語。到

最後，本來就不擅長廚藝的媽媽，在婆婆的邀請下索

性只負責簡單的早餐與晚餐，中餐就移到住對面的我

家解決。

而在媽媽的指導之下，一些原本只有在過年時才會

出現的大菜，像粉蒸肉、糯米丸子、豆腐丸子、藕夾

什麼的，也會三不五時地出現在家裡的餐桌上。

這幾年，婆婆中風，沒有能力再下廚。我和媽媽又

吃素，餐桌上因而除了一道婆婆喜歡的魚之外，一概

都是素菜，只有弟妹或是旅居國外的兒女們回來，我

們家才會再出現大魚大肉。 

不僅是我家餐桌風貌已和從前大不相同，兩個孩子

因為長期住在國外，也各自練就了一手好廚藝。兒子

常誇耀：「我做的炒飯除了鼎泰豐外，沒人可比。」

女兒更是可以做出綜合各地口味的不同料理。 

他們的好手藝，我每次出國都有福嘗到，代價則是

女兒的碎碎念：「媽，我朋友的媽媽每次來都做一堆

菜給她，只有妳，總是我做給妳吃！」

但有什麼辦法呢？我家廚房，從來就不是我的地盤

啊！

華人軟實力 站上國際舞台
【記者郭書宏、郭士榛、王叡嫻高雄報導】第二屆「星

雲人文世界論壇」日前由天下文化、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

育基金、國際佛光會共同舉辦，吸引全台灣北、中、南逾

兩千位民眾參加，會中星雲大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高希均教授進行對談，分享自身對夢想、生死及欲望的

觀念與想法，鼓勵社會大眾以夢想為力量，用華人的軟實

力站上國際舞台。

活動最後的論壇，由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王力行

主持。主持人提及星雲大師致贈莫言一幅「莫言說盡」的

一筆字墨寶，大師說，佛陀說法四十九年，談經說法三百

餘回，但佛卻說他未說一字，正說明真理說了等於不說，

說盡即無盡。

莫言笑稱，一開始他認為大師指他已將該說的話講完了

，但回頭細想後，感覺這個「盡」字，不是一種說盡之意

，說盡，反而是無盡之意，表示還要寫更多、說更多，就

是無窮無盡的意思。莫言表示，拿到大師贈的讚揚，感覺

要繼續好好學習說話，要多說有意義的話，少說無意義的

話，「待我的房子修繕好，一定將星雲大師的一筆字裱好

掛起來，作為座右銘。」

針對莫言提問「世間為何有好人、壞人？」大師回應，

這是個「一半一半」的世界，白天黑夜、好人壞人、男人

女人，都是「一半一半」，何況沒有黑暗哪有光明、沒有

罪惡哪有善美、因有壞人才有好人，「人們當做的，就是

將自己從壞的一半變成好的，當美好、善良的一半增加了

，壞的那一面就好了；尤其做好人者切莫灰心，善惡到頭

終有報，因果絲毫不爽，只爭來早與來遲。」

莫言引用爺爺奶奶為他講述的故事，深入淺出表達哲理

。他說一九六○年代村莊淹水，人民逃難，地主揹大包黃

金、長工揹大袋窩窩頭爬上樹求生，結果地主空擁黃金餓

死，長工既飽足也賺到地主的黃金。他指出，若老長工在

日後的水患未記取老地主的故事，自己最後也會成了被餓

死的人。莫言勸說人類應該有所體悟、記取教訓，才能免

於被淘汰。

同樣擅長說故事以弘法的星雲大師，說了「天堂、地獄

圍牆」的寓言。

大師說，據說天堂、地獄只隔一道牆，一天颱風把這道

牆吹倒了，天堂的上帝與地獄的閻羅王研議各派三位銀行

家、建築師、律師來協助修繕。幾天後，天堂卻久久派不

出代表，只見上帝抱歉對閻王說：「不是我不派代表，因

銀行家專門剝削人的錢財、建築師偷工減料、律師是專門

挑撥離間，他們是不會上天堂的。」大師說，但佛教裡的

建築師、律師、銀行家有因果觀念、行三好，只會生在天

堂。

回應好人行善的議題，高希均說，到底是什麼特質讓人

長壽、健康？美國研究發現，當義工的人最健康，壽命最

長，主要是有耐心花時間幫助別人，「像星雲大師創建的

佛陀紀念館不收門票，滴水坊吃飯也不用付錢，還能維持

的主因，就是背後有許多功德主支撐。」

在分析年輕世代現象時，高希均說，許多年輕人不敢做

夢、沒有夢，總是怪父母沒教好、怪學校沒教好、怪政府

沒幫他們找事情做，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他勉勵年輕人

要敢做夢、敢冒險、敢負責，將小格局變成大格局，訓練

出像西方世界的獨立性格，走出去創天下，進而站在世界

的舞台。

忘掉獎項 莫言：寫作回歸初衷
【記者杜憲昌台

北報導】大陸文學

作家、二○一二年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莫言（圖／記者邱

麗玥），日前在佛

光山台灣台北道場

舉行《盛典：諾貝

爾文學獎之旅》新

書發表會。

這本書紀錄莫言

在前往瑞典首都斯

德哥爾摩領獎時沿

途的所見所聞，以及個人的心情、領會，和成長寫作的點

滴歷程。莫言表示，未來會努力忘掉獎項，一本初衷繼續

創作。

對於能夠獲得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青睞，莫言表示，得

獎雖然完成個人的其中一個夢想，但也並不代表自己的寫

作水準一下子就提高，反而是把自己放在眾目睽睽之下，

會有更多人企圖要來挑諾貝爾獎作家的毛病。不過他個人

倒是把被挑毛病當成是一種激勵，讓自己成長得更快。

莫言說，他很反對作家把自己抬舉得太高，因為作家並

無異於一般人，好的作家必須要能和生活緊密相連，而不

能感情過度涉入，成了代言人。在談到寫作與人性面時，

莫言說，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陸作品，好人、壞人被嚴重的

臉譜化，後來他覺悟到應該改變寫法，「好人當壞人寫、

壞人當好人寫」。因此作品中，不會有壞到極致的壞人，

或者一點缺點也沒有的好人，因為只有把人當人、超越偏

見、考慮到人的弱點，才能寫出真實。

莫言這趟訪台，除了參加第二屆星雲人文世界論壇以及

新書發表會，明天將接受佛光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莫

言說，這趟台灣之旅等於就是佛光之旅，雖然時間很短，

但他能充分感受到佛光人辦事的效率與真誠，也對佛教有

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他說，個人對佛教的認識粗淺，其實沒有評論的資格，

但自從與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的接觸，他可以感覺到，大師

在台灣、大陸甚至世界如此受到愛戴，古老的佛教可以在

佛光山發揚光大，除了大師的與時俱進、佛光山處處體現

實踐的精神外，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以具體方式和老百

姓的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繫，更讓佛教成為深入民間與生活

當中的主要關鍵。

莫言笑稱，他可不是因為這幾天吃了佛光山這麼好吃的

素齋，就說佛光山的好話。因為一個宗教家對社會的影響

，絕對是比文學家要來得更深遠。


